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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中国，进过学堂的
都会背：“乡音无改鬓毛
衰”。它如牛虻脸上的刀
疤，是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点。从工业化的昨天，到城
市化的今天，在上海人眼
里，“乡音无改”，如腿毛未
褪尽的中国猿人，会被奚
落的：“乡下宁（人），到上
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
米西（日语：吃）炒
咸菜”。这首童谣，
曾经是上海人的启
蒙教材之一。
在高等教育国

民化、人员交流日
常化的今天，“乡
音”已被普通话替
换了，但乡音的残
痕———口音，挥之不去，它
是胎记、籍贯的烙印。
什么是口音？苏北话

的“硬”，“昂”是口音；“嗯”
是乡音。“薄分之薄”（百分
之百），“滴滴刮刮的清水
货 !"#”（淮剧台词）。口音
是半钢，乡音是全钢（苏北
在江北，沪语里，江北与钢
北一个音，当年全国出名
的上海牌手表，有半钢、全
钢之分）。
陕西千年古都，见面

语也是古汉语：“吃食了
吗？”怎么听都像“吃屎了

吗”。这就是乡音，没有外
地化的家乡话。

电视播音员一口国
语，如一个模子浇出来的，
倘若在家盲听，分得清：中
国闲话、阿国（苏北口音
“外国”）闲话；分不清：山
东台还是广东台。现在年
轻人一口普通话，因为太
标准，如果在外盲走，已分

不清：外地人还是
机器人。普通话，既
不属于江苏人，也
不属于江西人，它
属于天下人。

晚上散步，沿
着河堤，打开手机免
提，我喜欢听《罗胖
精选》：“一天一本

书”的解读。因为略带安徽
口音，结尾甩不掉“咧”，风味
浓郁，亲切得很，如千里之
外，故人聚首，炉边谈话。
我很 $%&。首先不喜欢

话剧的说白，哪怕心里独白
的悄悄话，也会大声嚷嚷，
神经兮兮，吓出内伤。其次
都是普通话，一点也不亲
切。偶有例外，《茶馆》：
“额是拜把子的兄弟”，两
个逃兵，一口听得懂的四
川话。还有《陈毅市长》，
略带口音的台词：“我就是
上海市市长陈毅——”，

陈毅的毅拖得特别地长，
中气十足，充满了自信。如
果改说普通话，那就很难
突出陈毅的性格；再如，邓
小平：“我们都老喽”，若是
普通话，一碗白开水，那是
影视邓小平。略带川味，那
才是纪录片的邓小平。
我很俗，喜欢段子，因

为赵本山的东北口音，倘
若改成普通话，听众会骂：
什么玩意儿。侯宝
林脍炙人口的名
篇：《关公战秦琼》，
“是关公地‘饼’事
（本事）还是秦琼地
‘饼’事大”，一口山
东话，还是鲁西南滴。其
实，民国时的山东省主席
韩复榘，出生于河南，他老
爹应该说河南话才对。
我很粗，与音乐无缘，

但民歌例外，尤其西北民
歌，因为有老陕的口音：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首
与尾的星星两字，口音兼
带鼻音，以此收口，余音袅
袅，感觉到黄土高坡人少
地旷的回音。更关注阿宝
唱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
花红艳艳》，老陕一鼻音里
的乡音，哪怕报幕，也有些
齆鼻头。山西民歌“人说山
西好风光”，词曲乡土味，
可惜少了口音，亲切感稍
逊一筹。

在长纱巾、宽檐帽的
上海小资眼里，五角场是下
只角，却是文化高地、人才
高地，它荟萃了复旦、同济、
二军大、财大、上理工、海
大，那里的交际语：国语，上
海化的普通话，“老不灵”
的普通话，人称“五角场场
话”，全称“塑料普通话”，
简称“塑普”，而且是“昂”
塑料，捎带各地私货：口
音！在五角场，循着口音，
你可以找到老乡，口音是

籍贯的词根。
我读大学时，名校的

特征是：五湖四海；名师
的特征是：南腔北调。老
师的职衔越高，口音越
重。而国语标准的往往是
嗲夫人、知识新女性。说
上海话的，都在后勤；带
手艺的，往往带口音，比如
红案师傅江北腔，白案师
傅侉子腔。教授的口音浓

到什么程度？足以
“张冠李戴”误导
你，“站在桥头望郊
区”，到了老先生的
嘴里，变成了：“站在
床头望娇妻”，仿佛

清河县农民说《水浒》，一不
小心就成了《金瓶梅》。
名师在课堂上即兴发

挥的名言，可谓“名人名
言”，因为“口中言”是拼音，
所以有口音，尤其广东官
话，口音很顽固，抑扬顿挫，
铿锵有力，引人发噱，好
听！落在纸面上的，比如他
编的高教全国教材，这些
象形汉字，表意不表音，音响
效果没了，口音没了，意气

风发的牢骚没了，个性也没
了，像斗败的公鸡，低头垂
翼，黯然失色。
口音，是四十年前教

授们的标识。
我喜欢与带口音的人

交往，这样的朋友有趣味。
追悼会上，按照程序，首先
“默哀三分钟”，最后“瞻仰
遗容”。倘若主持仪式的工
会主席是苏北人，他的开
头与结尾大概是：首先“难
过三分钟”，最后“望望死
样子”。一口“酥”北音，如
核桃仁裹糖粉，风味殊佳，
悲剧变喜剧。倘若一口标
普，除了悲剧，就是悲哀，
黄连拌药粉，苦上加苦。

七夕会

雅 玩

共和国辉煌的升值
游本凤

! ! ! !发射场的神
情凝重三百次，
发射架的弯弓紧
绷了三百次。三
百次的射天狼不

是简单的程序重复，而是共和国辉煌的一次次升值。
多少铸箭人早已把生命全部托付，一生默默无闻

不曾在箭上刻上他们的名字。质朴睿智严谨忠诚包容
了他们的所有，不变的信念就像箭上的铆钉纹丝不动。
心的领域其实很小很小，一旦拥有苍穹，他们的胸

襟就阔大无比。三百次的长征路上簇拥着托塔天王，五
千年的飞天梦里缤纷着丝路花雨。
曾经惊心动魄挥之不去那一片压抑的阴霾，一粒

铝屑的教训足以写进厚重的历史。常胜将军有时也需
要一枝思想的芦苇，痛并快乐演绎着成功的硬道理。
脉冲似的血管与生俱来就是为火箭加注，钟摆似

的心跳始终怦然就是为发射倒计时。铸箭人梦想创造
一千次龙抬头的神话，眺望远方地平线，他们早已将耸
入云端的直通天梯安顿于心灵的摩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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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辛遥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拒绝屏摄行为
殷 骏

! ! ! !前段时期热映的某境外电影大片大
结局，在创造巨大票房的同时，也使电影
“屏摄”问题被再一次推向风口浪尖。所
谓“电影屏摄”，一般是指在影院观影时
用手机等拍摄影片图像或短时视频，并
将其发布在网络空间（如微信朋友圈、微
博、博客）的行为。
屏摄行为在音乐会、话剧、音乐剧等

音乐、戏剧节目演出过
程中也时有发生。放任
“屏摄”行为而不加约
束，首先不利于知识产
权的保护；其次也会影
响他人的观影感受，有违社会公德；最
后，热心观众规劝屏摄者纠正错误行为
的过程中，也极易引发言语、肢体冲突。
去年电影新媒体巴塞电影在官博上，对
自己的记者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屏
摄一事发出道歉的情景，至今令
人记忆犹新。
近年来，随着发朋友圈行为

的愈发普及，屏摄现象未有明显
改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以下三方面：首先是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不够，观影者整体知识产权意识
相对薄弱，违法成本低；其次是影院管理
失序，对于屏摄行为的制止基本靠观众
自我约束或其他观众的劝阻；再次是部
分屏摄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作为文明观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
个重要载体，我们亟需对屏摄行为加以
规范。为此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

加强影院管理，可以参考规定“地铁车厢
内不能吃食”的系列做法，在影剧院、音
乐厅的醒目位置，入场劵的票面以及剧
目开场前的荧幕上全覆盖追加“影院不
得屏摄，相关行为违法”等告知，也可以
安排工作人员在开场前举牌示意不得
屏摄，不得制造噪声，不得影响他人观
影等，逐渐影响观众的行为方式。二是

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
研究利用扫码入座等
方式，使购票人与座位
一一对应，确保违法违
规行为人被精准定位、

确定，并根据违法违规且拒不履行文明
观影义务观众的记录，给予购票平台一
定的差异化定价权，在购票环节采用
提升违法违规行为人购票价格等手段

（如半年内票价翻倍，每发现一
次翻一倍等），提升其违法成本，
同时也应确保规则一旦设立，所
有购票平台皆按该规则统一执
行，并由专人监督。三是对相关行

为人由影院负责上传其违法记录到统一
平台，与其个人征信记录挂钩，提高违法
成本。
此外，通过融媒体等途径，宣传正确

的文化价值观也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
于文艺作品及其演员、电影表现手法和
特效等由衷喜爱的，则应鼓励、引导观众
通过撰写影评、观后感，或者购买正版蓝
光碟及电影周边产品等途径表达，做到
主动拒绝、抵制盲目跟风屏摄并违法发
布的行为。

平平仄仄的时光里
肖振华

! ! ! !读小学的那些年，无书可读，一天
突然看到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如获
至宝。看了几页，似懂非懂，赶紧拿了
练习簿，埋头抄了起来。当时不知道的
是，滴露抄韦编，就此结下了一生诗缘。

在那看不到唐诗宋词的年代，只
有人手一册“红宝书”，其中附有毛主
席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不多时
间，我已经把这些背得滚瓜烂熟。一天
突发奇想，于是用王力手抄本的知识，
翻开红宝书，比对平仄韵脚，发现有几
首不太对，比如“蝶恋花”的八个韵脚，
柳、九、有、酒、袖是同一韵，但舞、虎、
雨是另一韵，是不是“破韵”了？过了许
多年才知道，毛主席曾在其“自注”中
说过，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为

了词意的完整而
破格，不仅韵脚，

有时平仄也会如此，如《念奴娇》的“一截
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古诗词难写，没有几年的大学语文，

没有较深厚的古文功底，哪能轻举妄动？
连大诗人肖三也说，“格律赋诗多不会，
打油新韵自由来”。只是那时不知道，顺
口溜、打油诗也是
需要思想和意境
的。曾经有好长一
段时间，为赋新词
强说愁，比如中学
里学工，去国棉一厂北纺清花间，写了
“学生跨厂门，布机织新人”；后来去学
农，到了黄渡沈家村，又写了“马达声声
入心扉，挑灯夜战脱麦穗，打谷场上堆金
山，试尝丰收甜和累”；中学毕业分配到
工厂，黑板报需要我们“秀才”写诗歌，搜
索枯肠地写道，“仪表闪动一颗心，烙铁

熔入满腔话，卫星遥递友谊情，银屏盛开
团结花”，后来在仪表局赛诗会上朗诵
了，车间便有人开始唤我为“诗人”。但
“诗人”很快梦醒凉秋，其时一大批中外
名篇开禁了，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拜伦、
普希金、莎士比亚……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如同山区小学的补
课生，来到了文化
霓虹闪烁的大都市，
我知道对于诗歌，从

此只有观看、吟读的份了。
朋友中也有写诗的，其中不乏文笔

精炼、意境悠远的，但也有不分平仄、没
有对仗的，如果信口打油也罢了，却非要
冠为律诗，让我这个格律强迫症心痒难
熬，难免指画一番。同事中有“王自由”和
“张格律”，前者随心不羁，浮想联翩，常

写出一些不俗的
句子；后者生性
内敛，循规蹈矩，诗中不时传递一份浓浓
的情感。有时王自由建议张格律，某句最好
改动某字，张坚辞不从，说如此改动，意境
虽好，但平仄不符。人若其诗，诗如其人。
诗缘得后意长新。幼时的抄录，意外

地在知天命之年发挥了大作用。以前职
称考试要考英语，这个门槛，对只剩几个
英文单词的难以逾越。那一年突然说可
以考古汉语了，让我喜不自胜。考试的难
点是格律诗分析。那次试卷上的是李商
隐的《水斋》，仄起入韵，我考得顺畅，做
完五大张试卷，看看表还剩下半小时，忽
然心血来潮，心里默吟七律一首：“十年常
抱职称梦，半百轮回充稚童。爱彼西提曾
过耳，之乎者也再敲瞳……”刚拟着颈联，
忽然铃声大作，淹没了我的考堂即兴。

中
国
歌
坛
的
骄
傲

李
定
国

! ! ! !一代声乐宗师斯义桂，'()*年初中
肄业，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曾任
美国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伊斯特曼音乐学
院声乐系主任、终身教授，属于世界十大
歌唱家之一。作为在音乐圣殿卡内基音
乐厅举办独唱会的中国第一人，他用自
己的母语和娴熟的意、德、俄、法、英等国
语言，把世界经典之作和优美的中国艺
术歌曲唱遍五大洲。他无疑是中国歌坛
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迄今为止世界
乐坛上最负盛名和成就的华裔歌唱家，
是华人的骄傲。
前不久，上海举办纪念斯义桂来华

举办声乐大师班四十周年的音乐会。他当年的弟子刘
捷、彭康亮、尹兆旭携老中青三代八位歌唱家，在音乐
会上演唱了许多斯先生当年的代表作，其中就有斯义
桂举办演唱会时必唱的、借以抒发其思乡之情的《教我
如何不想她》。++岁的刘捷献演了一首至今国内众多
男高音不曾也不敢涉及的歌剧《玫瑰骑士》中一首咏叹
调《不可抗拒的爱》。作品一张口的音域，便在男高音的
换声点之上，而且整首作品都游移在高音区，难度极大。
好在这首作品是当年斯义桂专门为他精心调教过的，
刘捷有着扎实的功底，演唱起来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年前，旅居美国的歌唱大家斯义桂应中国文化
部的盛邀，携带了十八大箱的声乐书籍、乐谱、唱片和
录音带，来到自己曾经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举办
了为期 -个月的讲学、授课，并开设了大师班。
那时，得悉斯义桂来沪开班，全国顿时掀起了一股

学习美声唱法的热潮，不仅所有音乐艺术院校有志向
的学生，纷纷争相报名参加大师班的学习，连全国所有
的声乐教授和在京及各地的一流歌唱家，如北京的沈
湘、张权、蒋英、郭淑珍，上海的周小燕、高芝兰、谢绍
曾、葛朝祉和温可铮等，多达五百多人，也全都云集上
音，旁听斯义桂上课。

如果说苏石林是中国声乐教学和发展的奠基人、
一个教父式的人物，那么他的大弟子斯义桂则打开了
中国声乐封闭了几十年的大门，给中国歌坛带来了当
今世界最新的声乐教学理念和手段，从此开启中国歌

坛的一种演唱新风。斯义
桂一贯主张：演唱者声音
的美、表情的美和语言的
美，应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表演时，声音响而不放纵，
轻时又不畏缩。唱高音要
不冲不滑，而在低音处一定
不压也不垮。

'..,年，享誉世界的
一代声乐大家斯义桂，走
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
历程，结束了他辉煌的音
乐生涯。他对中国歌坛发
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绿肉头莴笋
高明昌

! ! ! !有次回家，见客堂门
口里边的地皮上，有着一
把扎成捆头的莴笋，数数
是六只。莴笋的叶面上还
有几点露珠，露珠与叶子

一样湛蓝，水晶般的样子。根部刀削的地方露出了莴笋
的肉头，肉头清脆、碧绿、鲜嫩、哑静，像一块狭长的透
明玛瑙。问母亲哪里来的？母亲说，鞠贤送的。鞠贤是
上海人，嫁到我们村里的，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老了，大
概七十岁了，我称呼她为阿娘。为什么送呢？母亲想来想
去，对我说，听鞠贤自己说，当年她家里没有米烧饭了，
借了几家人家借不到，借到我们家时，母亲把家里的一
大半给了她。就为这吧。我问母亲米到底借了哇？母亲
说，我们家一直缺钱，米从来没有断过，我借过还是不借
过都忘记了，但鞠贤说借了就借了。
这怎么可以是别人说借就借了呢？
母亲嘿嘿，对我笑笑，样子有点可爱。
隔了一周后，我再次在客堂的门口看见了莴笋，一

看样子就知道又是那个叫做鞠贤的阿娘送的，母亲点
头称是。我说这样不好的。母亲检讨说：你说的这些莴
笋好吃的话我转过去了，是称赞手艺的，想不到变成讨
吃了。母亲觉得不好意思说：还掉，人家要生气的。这里
面肯定有事，我看看母亲，母亲支支吾吾。我开始刨莴
笋了，母亲把叶子拿去用盐捏一下，像是自说自话：鞠
贤种蔬菜，是我叫她到我们家里来的，和她一起坌地、
翻地、碎泥、选种、落种、移栽、浇水、施肥，还有间苗，都
教的。母亲强调：鞠贤聪明，样样东西教一次就会了。
我对母亲说，真有此事？
母亲说这事是真的，比借米还要真。
我第三次回家的时候，老早就看见鞠贤阿娘在走

路，就叫应了她。她喜出望外：“弟弟么？”“嗯，是的。”
她笑着：“回来给爷娘烧饭是哇？”我点头，我接着说：

“阿娘，你家的莴笋是绿肉头莴笋，颜
色清爽，肉头清爽，好看，好吃，谢谢
啊！”“弟弟，莴笋啊，难为情的，不要说
了，好吃就好，好吃就好。”言罢，面孔
马上严肃起来：“你快点回去烧饭吧。”


